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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潍坊

守望乡愁

遇见一人 花开一期
◎凝雪

诗 眼

◎张国华

围炉煮茶

  事非经过不知难，志若消磨怎对天。
百年再把家珍念，谁能数个完。当初一小
船、到而今万数八千。从头阅，自后翻，读
明白啥是江山。

【双调·折桂令】

畅想曲

◎何远见

  噌噌噌天上飞花，花绽千家，梦上天
涯。裁片云霞，绘幅图画，闲话桑麻。到月
球搭房建塔，赴星汉种豆栽瓜。喜鹊叫喳
喳，科技顶呱呱，大美是中华。

与家人小聚

泉城舜庐有记

◎肖利军

梦似江南迁鲁地，拱桥曲径画廊中。
坐观云起舜庐外，轻酌茶香绿水东。
绕膝小儿盈稚气，开颜翁媪对清风。
欢声冲出轩窗里，一苑荷花笑映红。

三合瀑

◎李汝建

三合瀑布醉凝眸，景色新奇步履留。
峭壁分云风卷雾，悬河泻地水浮舟。
一湖红日金鱼乐，四面青山翠鸟讴。
俗念尽抛心底爽，诗囊装满韵声悠。

【双调·水仙子】

党史学习教育

◎张存寿
  老家临河，河宽不过十几米，却逶迤远去，
串连了村南村北的沟沟汊汊。河沿有一棵老榆
树，主干合抱粗，是斜长的，树冠郁郁葱葱，似浮
在水面上。一条木船系在树下，平常的日子，木
船就那么晃晃悠悠地漂在水面上。夏天，常有连
阴天，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水面上笼着淡淡的
轻雾。父亲在这样的日子里，会携了渔网上船，
解了绳索，竹篙一点，船便慢慢地前行，顺着河
道，驶进沟沟汊汊。河沟里有墨绿的蒲苇，有不
知名的水鸟悠闲地游，自在地叫。
  现在想起来，夏天，捕鱼应该是父亲最惬
意的事情。父亲在水里，慢悠悠地下网，或者用
铁锹“啪啪”地敲打水面，然后弓腰摸鱼。我坐
在船尾，父亲捕到了鱼，很高兴，冲我喊：“巴掌
鲫鱼哈。”巴掌鲫鱼，是鲫鱼如巴掌一样大。鱼
被扔到船上，我两手掐了鱼放进鱼篓里。鱼篓
是柳枝编的，柳枝去了皮，编成的鱼篓洁白、顺
滑，鱼入了鱼篓，蹦蹦跳跳，鱼鳞却一片也不会
掉下来。
  河沟内生长着蒲草，初夏，蒲黄从蒲草狭长
的叶子中间探出头。父亲捕鱼的间隙，不忘拔一
把蒲黄，送回到船上。我洗了手，剥去蒲黄外的
嫩蒲叶，再撸一把蒲黄放进嘴里。蒲黄有丝丝
甜，有蒲草的清香，是儿时的美味。
  父亲也会割了蒲草，雨过天晴，太阳下晒干
了，母亲用蒲草编成蒲扇。蒲扇绿绿的，扇动的
时候，蒲草的清香入心入肺。晚上，天上繁星点
点，父亲和我并躺在院子的草席上。父亲为我摇
着蒲扇，讲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那些故事
有几多真，几多善，几多美，和着蒲扇的清风，留
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我听着入迷的时候，父亲的
话语却渐渐含混不清，慢慢鼾声起来。父亲打着
鼾，手里的蒲扇仍旧轻轻摇，我在清凉清香里
睡去。
  夏天，所有的庄稼都在蓬勃生长，庄稼地里
的杂草也和庄稼较着劲儿生长。没雨的日子，父
亲每天驾了牛车，去村南的玉米地、高粱地，去
村北的大豆地、棉花地，锄地、施肥、打药。阳光
白花花的时候，父亲回家，拴好牛，换下被汗浸
透的衣服，然后坐在门前槐树下的树阴里，沏一
壶茉莉碎沫茶。倒一杯，茉莉花的香气充满鼻
息，父亲吹吹茉莉茶沫，轻啜一口，然后看看我
家的院子。
  老家院子大。父亲把院子打理成菜园：两畦
韭菜，一畦黄瓜，半畦辣椒，还有上架的丝瓜、豆
角。父亲常挑了河水浇灌这些菜。到了夏天，菜
长得旺盛起来——— 黄瓜顶着嫩黄的花，辣椒油
油亮亮，豆角长到半米长。红蜻蜓飞累了，找一
棵豆角蔓落在上面，平展了翅膀，一动不动，似
睡着了。成对的花蝴蝶不去惊扰蜻蜓的梦，在丝
瓜架上面翩翩起舞，不知疲倦。
  父亲看着阳光下满园的菜、菜上舞蹈的蝶，
许久，再喝一口茶。夏风徐来，芬芳生凉，树阴下
的父亲安然、舒适，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父亲的夏天
◎肖胜林

  盛夏的午后，阳光如同金色的织女，透过
茂密的树叶，洒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将大地
编织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空气中弥漫着一
股股热浪，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沉重。树叶在热
浪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跳着无声的舞蹈。而在
这场夏日盛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
高唱凯歌的蝉。
  它们的声音，像是被太阳点燃的音符，从树
梢上飘洒下来，填满了整个世界。那是一种独特
的旋律，既有着金属般的清脆，又带着一丝丝沙
哑，就像是用生命在弹奏的乐章。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童年时光，那时
候的我们，总是充满好奇和冒险的精神。我和小
伙伴们总喜欢在炎炎夏日里，拿着自制的面筋
去粘蝉。每当我们决定去捕捉那些高歌的蝉的
时候，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期待，像是即将踏上
一场伟大的探险。
  我们小心翼翼地将面筋涂抹在一根长长的
竹竿上，悄悄靠近那些正在歌唱的蝉。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蝉鸣和我们紧张的心跳
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动作轻柔而又迅速，每一
次尝试都充满了挑战和乐趣。我们会把捕到的
蝉放在玻璃瓶里，观察它们的翅膀，听它们的鸣
叫，甚至还会给它们取名字。
  那些蝉，成了我们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如今，每当我听到蝉鸣，心中总会涌起
一股暖流。那些童年的记忆，就像是夏日的风，
吹拂过心田，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和甜蜜。
  在盛夏季节里，蝉的声音成为了大自然最
美的交响乐。它们的歌声，不再只是简单的鸣
叫，而变成了一种宣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对
自由的追求。
  在盛夏的一个午后，我独自坐在树阴下，
听着那熟悉的蝉鸣声，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回了
童年。蝉鸣声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和小伙伴
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树阴下嬉戏的情景。随着
年龄的增长，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童年
的那份纯真和快乐似乎也渐渐远去。然而，每
当夏天来临，我会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走在
家附近的小路上。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蝉
鸣声不绝于耳。听到那熟悉的蝉鸣声，我总会
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童年的日子。盛夏的蝉
鸣，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也是我们童年最美
的回忆。
  蝉的一生是短暂的，它们用尽全力鸣唱，仿
佛在向世界宣告它们的存在，也似乎在向我们
诉说着夏天的美好。我们或许也应该像蝉一样，
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尽情展现自己，无畏
地唱出自己的歌。
  在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倾听那些蝉的歌
声，感受那份来自心底的自由和快乐。

盛夏蝉鸣
◎刘鑫

朝花夕拾

摄摄    影影：：常常方方方方

拍拍摄摄地地点点：：奎奎文文区区公公安安巷巷

  朐城南去，群山绵延，龙蛇竞走。中
有五崮秀出，蔚为大观。五崮者，禅堂
崮、宝石门崮、马头崮、丹崮、双雀山崮
是也。
  五崮环绕处，有村曰宝畔台。台之
南，山泉交汇，水深而湛，即五崮潭也。
  潭分上下。上潭小而近圆，数道泉
水沿石崖而入。山环三面，峭拔而起。举
目望天，仅见一线。树木葱郁，乔灌参
差，满目皆翠。闻风声，却不见风到水
面。潭如一瓯，水静如止，湛湛然，如山
之睛也。

  潭盈而水出。汩汩而下，仅数丈，滢
为一泓，是为下潭。
  下潭阔大，陶然桥临潭上。凭栏而
观，水清如许，涟漪微微，锦鳞往来，翠
竹拂岸，蒲苇照水，山光潭色相融，悠悠
然，尽得自在也。
  潭之左右，山岭蜿蜒，势若游龙，不
见其首尾。潭之南，石壁陡起，山泉淅
沥。古松立崖上，中秋月上，得王维“月
照泉流”之雅意。
  潭之阳，平坦而开阔。依岭面潭置
屋三椽。隙地菜畦葱茏，山菊灿烂。采菊

挑菜，自得其便。
  潭畔筑亭，点石，置树。亭曰：颐和。
有联曰：集烟云供养，臻和气吉祥。潭在
深山，石不罕见，而临水点石，又居别
趣。上潭立一石，状如大钟，未经琢磨，
却温润可人。石顶凹下尺许，有水盈盈，
人皆称奇。问石何名，曰：永世缘。下潭
列二石，一立一卧，皆重数吨。立者，巍
巍然，如“羊”字之形。羊者，吉祥也。卧
者，赫赫然，一磐石也，寓安且固。环潭
之树，多当地所出，无水土不服之弊。稍
作剪裁，便可成形。几株黄荆自石隙挣
扎而上，根盘曲，干古拙，妙得天然。一
株古槐，老干挺拔，大冠如盖，连屋宇而
接潭水。坐树下，浅酌低吟，品茗闲话，
且闻叶之飒飒，鸟鸣蝉唱。潭因亭而灵，
因石而趣，因树而具风情。
  五崮潭是山麓之园，有曲径可通，
可游可观，亦可住可餐；亦非园，无墙围
之，无门拒之，纳众客而不收费，藏殊景
而不骄人。深而秀，野而趣，得郊野园林
之韵也。
  跋：
  五崮潭乃洪任研学之地。
  洪任者，宝畔台人也。幼年恣意山
水，长爱书文艺术。早年见五崮潭山林
遭伐，生态被毁，即起造林护潭之意。适
逢县政府出荒山拍卖之策，遂有缘购
得。经精心谋划、倾力构建、悉心呵护，
五崮潭乃现今绿树碧水、妩媚清奇之
姿也。

  遇见，顾名思义是指内心的碰撞与心
灵的交融，是偶尔的相逢，是人与人、人与
物在不同的时间或者空间的相撞。遇见对
的人，犹如含苞欲放的花朵邂逅一缕阳
光，是力量，是希望，是美的绽放。
  遇见，准确地说可能会在某个城市、
某个时间多看了一眼，仅仅是这一眼或许
就是今生注定的光芒，有这光芒随身无论
何时何地内心都是通透的。
  之所以遇见，是有渊源的。我也曾在
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人，盛开不同的色彩。
  中学时期，遇见一个让我写日记的
人。他让我们每天都要把所见所闻记录下
来，我会每天给自己寻一处风景，吸吮日
记里的墨汁。起初他每周翻阅一次我们各
式各样的日记本，后来因中考复习，改为
两周一次，渐渐地，很多人中断了写日记
的习惯，而我一直保持着，不为别的，只为
让我们写日记的人站在课桌前的微笑。
  因为一个微笑，我喜欢上写日记，并
沉浸其中。即使写得自己都看不懂，但我
依然没有放弃。因为不经意间的微笑，一
朵小小的迎春花如期绽放在我年少的记
忆里，听到花开，才知道日记里也有芳香，
也有花落知多少。
  一缕芬芳推开十七岁那扇窗，春风扑
在脸上，清幽之味催我启程。
  二十岁那年遇见一个让我写诗的人，
他喜欢读书，我也喜欢，只不过那时候读
的都是武侠类的小说。有一天，我正在读
着一本书，他拿过去翻阅了几页，便要我
先借他看一下，开始我极不情愿，只是拗

不过他的一番纠缠，面对他渴望的眼神我
不得不忍痛割舍，允许他读一晚上，第二
天必定得归还我，他很爽快地答应，甚至
起誓第二天的八点准时奉还。
  当第二天上午八点的阳光洒满枝叶
时，他没有带着书过来，我没有直接向他
索要，而是委婉地问他几点了，他微笑着
说七点五十九分半。午饭后我再次提起书
的归还时间，他依然微笑着回答还没到八
点。一连几天，我们的时间里只有七点五
十九分半。一周后的那个午后，我的第一
首诗歌《七点五十九分半》诞生了。
  后来，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时钟却
略过了七点五十九分半，诗歌里再也没有
当年懵懂的微笑。或许因为特殊的时间，
收获了最真挚的秘密。
  遇见柔和腼腆的人，一朵紫薇花便悄
悄绽放在我的诗里，这样迷人的紫色仙子
从此成了我蓬勃的生命源泉。
  平平淡淡地过了好多年，或许过于安
静的时光，越容易被忽视，当我打算绕过
那片荒芜时，遇见一个让我写散文的人。
他的微笑却如阳光般的温暖，更没跟我聊
过一句工作之外的话题，在所有人眼里他
是高贵的、不可轻触的，我也这样小心地
从他身边经过，一句话都不敢说，生怕哪
句话说错了，就失去一位忠实的读者。
  起初，我在他看不到的角落里站着，
不执笔，也不铺纸，只是呆呆地望着蓝天
和白云。但是他从我身旁经过时，我的内
心瞬间便被文字充盈着，就像冰天雪地里
投来的一抹暖阳，不经意间注视的那一

眼，唤醒我全身的细胞。终于在那个秋季
的午后他激活了我沉睡已久的灵魂，那些
隐匿多年的文字发了疯地往外排，恨不得
抽干这些年来沉沦的所有精华。
  遇见他是我半生以来的巅峰时光，他
为我撑起的不仅仅是一冠硕大的阴凉，更
是将我从黑暗的角落拽到宽阔的田地，任
我舒展，任我自由飞翔。
  得知他不久要告别奋斗多年的舞台，
我只能将不舍化作有力的文字，致谢他当
年对我的认可和赞赏。而他那善意的微笑
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给我光照和对远方
的憧憬。
  遇见一个带光的人，如同一朵恬淡的
桂花，那细小的黄色花朵温和而不张扬，
含蓄优雅，香飘十里之外。我深吸着这样
的气息，晕开纸张，香气充盈字里行间，融
化生活的颓废。
  我也曾失落过、迷茫过，我也曾无助
过、彷徨过，就在我萎靡不振时，遇见一位
忘年之交。在别人眼里他是个性独特、不
苟言笑的怪人。起初，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最开始，我是极不情愿配合他行踪
的，当每天工作的环境气氛不融洽时，似
乎空气都忘记了流动，我压抑一段时间。
  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可是时间也能
感化一切，那个被疫情封存的日子里，我
们仍然坚守在岗位，当病毒入侵我体内
时，独自窝在冰冷的宿舍，是他，每天做好
饭送到我门外，在他的精心照拂下，我战
胜了病毒，而他却在不久后病倒了。
  当我从泥泞中跋涉出来之后，一切尴

尬也消失无踪，他不仅知道文字在我心中
的分量，更教会我文字的光明走向。人一
旦打开心扉，涌出的全是清澈的思想。之
后的每一天，他的微笑不仅照亮我灵魂的
每一寸肌肤，更让我看清了身外的黑暗。
  遇见一个良师，犹如窗台盛开的长寿
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橙红色的花朵不
仅为房间增加了色彩，更让我在这旺盛的
生命力中学会了沉淀，把流年里的杂质一
一筛落。
  遇见，既是一汪清泉，亦是万顷月光。
  深夜，我不再是独自慵懒沉睡，而是
将那些醒着的文字一并揽入怀中，它们是
我心肺的支撑，是活着的细胞的食粮。
  夜晚，我拖着一身疲惫走在老家的夜
色下，除了风声，很难看到有人路过，并不
渴望某一个人走过我身边，掷出敷衍的微
笑，我只想在这安静之处能遇见某个声
音，最好是能触动我五脏六腑的，能再次
激发休憩在旷野里的文字的簌簌声。
  夜色一旦过于浓郁，总有不安分的躁
动，梦里的墙根下还保留着白天的余温，
一个陌生的面孔从遥远的不知名的城市
向我走来，梦中我竟遇见他，他说我精致
地存在这里，似曾相识。
  或许遇见一个人未必相识，也不必在
字里行间寻出痕迹，也或许只为遇见而遇
见，只为遇见而启程。
  当春风吹过，又是花开之期，当人潮
汹涌，恰好多看一眼，微笑飘上云端，阳光
携风而落，暖了我，也暖了擦肩而过的你。
遇见一人，花开又岂止一期！

像微笑一样简单
像凝视一样深邃
像呆傻一样驻足
像兴趣一样积累

能在每人身上发现自己
会用别人亮点照亮无悔
也许不会按套路鼓与呼
人云亦云之事却不追尾

梦幻无尽的留白
落在忙碌地扬眉
也有蓦然回首的那一刻
捕捉在心的全是精髓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心中多次叩问“三星堆”
这是谁的智慧、谁的主意
即使穿越时空，也不甘入围


